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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王晏坤

被刺刀挑死的孩子

儿时的一段记忆，永久刻在
79岁的招远人温进海的记忆里。

五六岁时的某天，温进海跟
着大人在金矿附近，看到一个10
岁左右的孩子，被日本人绑在电
线杆上，活活用刺刀挑死了。

孩子被杀，仅仅是因为他用
弹弓打电线杆瓷壶（学名绝缘
子，是输电系统中连接线杆与电
线的绝缘装置，常由玻璃或陶瓷
制成）上的麻雀，但在日本兵看
来，“打瓷壶”就是破坏电力设施。

尽管还没到明白生死的年
纪，这一幕留给温进海的，却是
一辈子的记忆，以至于多年后，
尽管记不清当时太多细节，他
仍能看到一股鲜红的血液，随
刺刀喷薄而出，而后缓缓顺着
电线杆流下。

这个电线杆上的线路，通入
的是被称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金
矿——— 招远玲珑金矿。

这座金矿对日本侵略者有
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40年日本
出版的《烟台大观》中有记载：“关
于招远金矿的重要性毋庸赘言，
因其为东洋第一之优良金矿，早
知有开发之必要……”

4月14日下午，矿区的一位负
责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当年侵
略者抢富弃贫，哪里有富矿就往
哪里挖，把一条条完整的矿脉，
搞得支离破碎。他们盗采的金矿
石多是含量在70克／吨的富矿，
而现在矿石的黄金含量达到4—
5克／吨就能提炼。

据不完全统计，占领招远6
年半，日本从招远掠夺的黄金约
合17.125吨。

其实，从守卫的森严程度也
可看出日本人对玲珑金矿的重
视。根据招远当地学者、长期关
注“黄金争夺战”的张丕基的研
究，1939年2月沦陷后，招远城
区驻有一个日军中队和四个伪
军中队，而方圆不到5里的玲珑
矿区，却屯驻了武器精良的一
个日军中队及七个伪军中队，
矿区周围架起了三层电网和铁
蒺藜，通往矿区的唯一通道上，
设立三道门岗，处处严加防守。

作为当时矿山运转的重要
支撑，电力设施是日本人的重
点看护对象。温进海看到的那
个孩子，正是死在这座金矿附
近。

与这段记忆相伴的是另一
个画面，金矿附近的吕各庄村
西，一根电线杆上挂了一个人
头。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
他猜想，可能也与金矿有关。尽
管已过去70多年，这两个画面
仍梦魇般埋藏在温进海的记忆
深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跳
将出来。

何止温进海，整个玲珑金
矿见证了太多招远人的鲜血。

据记载，日本人占领期间，
玲珑金矿的工作环境非常恶
劣，每日劳动时间长达十六个
小时，浓烈的炮烟，雾一样的粉
尘，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塌方或
放炮开矿，都让这里成为很多矿
工的葬身地。

如今，那场战争留给温进海
的，只剩下诸如“挑死孩子”、“笼
子里放人头”等寥寥几个画面。
对于这些，很多年轻人听了多只
是表示一下惊奇，没几个人知道
这些画面背后的意义。

做过“伪军”的老人

如今的大蒋家村很少有人
知道，今年93岁的蒋善本，曾经做
过“伪军”——— 但照他自己的说
法，当时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
作”。

1939年2月28日，日军占领并
开始经营招远玲珑金矿。在“以
战养战”政策下，日军强化对黄
金等矿产的劫掠，矿山附近几个
村子，村民或被驱赶，或遭抓壮
丁，很快就空无一人。

距离金矿几步之遥的大蒋
家村自是难逃厄运。17岁的蒋善
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逃到十几里
外的姥姥家避难，遇到了改变自

己命运的一个人——— 冯官令。
落款为“2003年4月13日”的

一份自述材料显示，1941年到
1942年间，蒋善本确实做过一年
“伪军”，但听从的是当时外号“花
爪子”、后被胶东军区授予“一等
战斗模范”称号的冯官令的主
意。

冯官令当时为招远县第二
区区中队队员，胆大脑子活，抗
战期间曾多次只身深入敌营，徒
手从敌人手中夺枪，即便现在也
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传奇般人物。

冯官令的想法是，让蒋善本
“明着做伪军，暗地里为共产党
做事”。当时的青年蒋善本，并不
知道自己姥姥家的这个邻居，日
后会有如此显赫的名声。“不
想……做亡国奴，想为国家，做
点事。”尽管已口齿不清，面对齐
鲁晚报记者的蒋善本还是哆哆
嗦嗦说出这样一句话。

蒋善本的“伪军”生涯并不
顺利。根据他提供的自述材料，
第二年9月，冯官令又劝他到附
近的玲珑金矿干活，原因是“一
年左右时间，他只从营地偷出5

发子弹，而且身为小兵，很难接
触到高级别有价值的情报。”

在抗战余下的三年时间里，
蒋善本成为日伪占领的招远玲
珑金矿上的一名电工，即便现在
回想，蒋善本也认为自己的任务
完成得相当不错，凭着对地形熟
悉，他经常从矿上偷出一些炸
药、雷管乃至电线，交给冯官令，
并得到后者不止一次的肯定。

“偷炸药很危险，一旦被搜
出来，就会被枪毙。”蒋善本90岁
的老伴说。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玲珑金
矿干活的村民闫树臻曾亲眼目
睹本村的瓦匠因为私带炸药，被
日军枪毙。这名瓦匠原本在矿上
打炮眼，有一天下班时，他藏在
工具箱中的炸药被日军发现，接
着就被抓起来枪毙了。

对于这段经历，蒋善本的描
述很平静，很难感受到惊心动
魄。历经岁月沉淀，所有这一切
早已如过眼云烟，波澜不惊。

唯一让蒋善本放不下的，是
他所谓的“伪军”、“狗腿子”经历，

“文革”期间曾因此受到批斗，儿

女上学也受到影响。“文革”后，虽
然他在各地奔波多年，并取得多
名亲历者的书面证明，希望自己
的这段历史得到澄清，但由于年
代久远，希望已越发渺茫。

不希望战争的影响再带给
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说起这
些，已经93岁的蒋善本，越发显得
口吃，浓重的胶东口音尽管难以
让人辨识，但急切之情溢于言
表。

一不小心泄露了

“军事机密”

蒋善本在玲珑矿上做“地下
工作”的时候，30公里外的馆前姜
家村，十几岁的姜天真经本村一
位头面人物的推荐，也在日本人
那里谋到了一份差事。

工作地点是村口的一座炮
楼，工作就是给驻守其中的日伪
人员烧火做饭，烧水等。姜天真
的记忆里，这里的驻守者们并不
像现在军队上的军人，每天都要
出操，训练，“他们除了吃饭睡觉，
也没多少事做。”

的确，抗战时期驻守据点的
日伪军，往往面临游击队的侵
扰，这种侵扰规模不大，却很有
效。济南第三中学校长刘承宏曾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当年他们那
带的游击队曾采取过“狗臭”战
术来对付据点里的日伪军：夏天
的时候，尽量多地杀死附近村镇
的狗，除了一部分吃掉，其他的
死狗就堆放在据点的上风口，时
间一长，狗尸散发的腐臭就会笼
罩据点，让里面的人苦不堪言。
一旦忍不住跑出来透气，往往又
会遭到伏击。

姜天真所在的据点并未遭
到“狗臭”战术的侵扰，即便如此，
出于安全的考虑，这里的日伪军
同样选择了坚守少出。

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并不
能带给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多少
乐趣，反而经常因为各种理由被
揍。

兵荒马乱年代，姜天真可以
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如果像许多
人一样，去附近矿山做苦力，他
或许早就因为劳累或患上矽肺
病而死。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一件
“意外”的事情改变了姜天真的
命运。

据点的鬼子在一次“例行”
的扫荡前，派姜天真出去买烟，
结果这次对附近山区的扫荡，鬼

子们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损失惨
重。

事后姜天真才知道，原来推
荐自己来干活的，就是八路军的
眼线。

“那天他看到我，问我不好
好在据点呆着出来干啥，我说买
烟，他问为啥买烟，我说他们要
去扫荡。”时隔多年后再回忆，当
时的这个孩子，根本没有意识到
已经泄露了“军事机密”。

他清楚地记得，当日自己还
被推荐人打了一巴掌，并告诫

“不能乱说话”，但之后才明白，那
个人打自己那一巴掌，正好“掩
护”了自己。

炮楼中的日伪军很快发现
了这个秘密，于是姜天真逃离那
里，直接找到当地山里，当了八
路军。此后他参加的第一次战
斗，便是阻击日军“运金车”：是
役，招北县独立营在张星村伏击
日伪军，炸毁敌汽车3辆，毙伤敌
40余人，获轻机枪1挺。

“车上运的几个骨灰盒子，
一开始俺们都以为里面装的是日
本人的骨灰，可后来才知道，里面
装的是黄金。”姜天真一边比画着，
一边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现在一身的伤，都是后来
打仗留下的。”如今谈起自己的
经历，姜天真已经很坦然，那场
战争在他的腿上、头上留下多处
伤疤，后来被评定为“二等伤残”。

在姜天真的儿子看来，父亲
曾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的困难
时期，主动降了自己的“伤残等
级”，这给家里增加了不少医药
费负担，“现在应该再（把伤残等
级）给他补回来。”

从未感受到战争远去

如今，仍未感受到战争远去
的，还有67岁的招远人张丕基。

已退休的张丕基做过招金
集团工会主席，如今更喜欢做一
些与招远文化发展有关的事情，
比如研究发生在招远大地上那
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

他的简历显示了这点：主编
《招远黄金志》，参编《山东黄金
志》，发表抗战题材剧本《玲珑山
的呼啸》，担任电视连续剧《战火
大金脉》策划，任招远《胶东黄金
送延安》课题组顾问，对《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军民向
党中央密送43万余两黄金》长篇
研究论文完成做出了贡献，受各
级电视台邀请义务协拍与“黄金
战”有关的专题片20多部……

在他的电脑硬盘上，关于招
远抗战的资料存满了几十个G的
容量。

“在招远，抗战的事情只要
找到张丕基，其他人基本就不用
找了。”一位当地媒体人这样评
价这位头发已经花白，却仍不断
奔走的老人。

张丕基显然并不认为自己
做得已经足够多。

4月14日下午，当温进海讲完
那个被日军“挑死”的孩子的事
情，张丕基坦言，自己一直想找
这个孩子的一些信息，完整还原
当时情景。

显然这并不容易，几位战争
的亲历者包括温进海，对此一致
不看好。原因很简单，那个无名
无姓的孩子，就像散落在历史角
落里的一粒小小的尘埃，现在除
了知道这件事之外，其他线索一
无所有。

张丕基至今保存着招远地
区近10个年龄在90岁左右的老人
的访谈，访谈内容涉及与当时战
争和社会生活有关的各方面问
题。

的确，细节的力量是最能打
动人的。70多年前的那场侵略战
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这并不意
味着应该被忘记。

而记住历史的最重要的方
式，就是还原细节。

“我会坚持把这件工作做下
去。”4月15日晚，尽管经历了一天
繁重的走访和谈话，张丕基并未
表现出太多疲态。

历史，仍需要太多挖掘。

招远“黄金争夺战”

““黄黄金金眼眼””里里叹叹人人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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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盛产黄金，抗战时期，烟台招远曾发生过著名的“黄金争夺战”。坚持敌后
斗争的八路军曾从这里向延安运送过13万两黄金，这个曾经的胶东小县城，在抗
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在招远，因黄金而起。这一场“黄金争夺战”，改变了太
多的普通人的命运。无论是在金矿里默默劳作的矿工，还是自认为被以“伪军”污
名化的老人，抑或是那个被日本兵刺刀挑死的不知名字的孩子。

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的玲珑金矿遗址——— 大玲珑矿洞。 寇润涛 摄

尽管已93岁，蒋善本老人依然清晰记得当年如何用矿石炼
金。 寇润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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